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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聲聞品第二十八
第一經(EĀ28:1)
解題
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3，注2：「本經敍說：
(一)目揵連、迦葉、阿那律、賓頭盧四大聲聞，共議化度羅閱城中不信三寶、不作功德者。
(二)阿那律、迦葉、目揵連各往跋提處度化，目揵連為說五大施，跋提終捨慳悋而得法眼淨。
(三)賓頭盧往化老母難陀，令持餅至佛所，如來教施餅於佛及四眾，並為說法，老母難陀即得法眼淨。
(四)優婆迦尼聞兄姊受如來法化，欣喜至佛所；又因阿闍世賜予飲食之故，遣使問佛有關優婆塞飲食及持戒之法。佛言能使善法增益，不善法減損之飲食可親近；犯一戒，死墮地獄；若能持戒，得生善處。
(五)佛教比丘授三皈五戒法。
小部‧法句經注釋(DhpA. 1. pp. 366 ff.)。」
一、序分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(647a)所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
二、正宗分
　（一）目連、迦葉、阿那律、賓頭盧四大聲聞，共議化度羅閱城中不供奉、信仰三寶者
是時，四大聲聞集在一處，而作是說：「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，誰有不供奉佛、法、眾作功德者，由來無信者
，當勸令信如來、法、僧
，尊者大目揵連、尊者迦葉、尊者阿那律、尊者賓頭盧。

　　1、跋提長者有不可稱計的財、寶，慳貪不肯布施，不信三寶，無世間正見
爾時，有長者名跋提
，饒財
多寶，不可稱計：金、銀、珍寶、硨磲、瑪瑙、真珠、虎魄
、象馬、車乘、奴婢、僕從，皆悉備具。
又復慳貪不肯布施，於佛、法、眾無有毫釐之善，無有篤信，故福已盡，更不造新，恒懷邪見：無施、無福、亦無受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、善惡之報，亦無父母及得阿羅漢者，亦復無有而取證者。彼長者有七重門，門門有守人，不得使乞者詣門。復以鐵籠絡覆中庭中
，恐有飛鳥來至庭中
。

　　2、跋提長者姊名難陀，亦慳貪不肯布施，不信三寶，無世間正見
長者有姊
名難陀，亦復慳貪不肯惠施，不種功德之本，故者已滅，更不造新，亦懷邪見：無施、無福、亦無受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、善惡之報，亦無父母、得阿羅漢，亦復無有而取證者。難陀門戶亦有七重，亦有守門人，不令有來乞者。亦復以鐵籠覆上，不使飛鳥來入家中。我等今日可使難陀母篤信佛、法、眾。」
　（二）阿那律、迦葉、目連各往跋提處度化，目連為說五大施，跋提終捨慳悋而得法眼淨
　　1、阿那律向跋提長者托鉢，長者便生瞋恚
爾時，拔提
長者清旦食餅。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到時，著衣持鉢，便從長者舍地中踊出，舒
鉢向長者。是時，長者極懷愁憂，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。是時，阿那律得餅已，還詣所在。
是時，長者便興瞋恚，語守門人言：「我
有教勅：『無令有人入門內。』何故使人來入？」
時，守門者報曰：「門閤牢固，不知此道士
為從何來？」
爾時，長者默然不言。(647b)
　　2、大迦葉向跋提長者托鉢，長者倍加生瞋恚
時，長者已食餅竟，次食魚肉。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鉢，詣長者家，從地中踊出，舒鉢向長者。時，長者甚懷愁憂，授少許魚肉與之。是時，迦葉得肉，便於彼沒，還歸所在。
是時，長者倍復瞋恚，語守門者言：「我先有教令：『不使人入家中。』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？」
時，守門人報曰：「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入？」
長者報曰：「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，狂
惑世人，無有正行。」
　　3、質多長者妹向長者說明，兩位尊者之來歷，並勸長者善自護口，莫誹謗賢聖之人
爾時，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。然此長者婦
是質多長者妹，從摩師山
中取
之。時，婦語長者言：「可自護口
，勿作是語。言：『沙門學於幻術。』所以然者，此諸沙門有大威神，所以來至長者家者多所饒益。長者！竟識先前比丘者乎？」
長者報曰：「我不識之。」
　　　（1）明天眼第一，阿那律尊者之來歷
時婦報言：「長者！頗聞迦毘羅衛國
斛淨
王子名阿那律，當生之時，此地六變
震動，遶
舍一由旬內，伏藏自出？」
長者報言：「我聞有阿那律，然不見之耳！」
時，婦語長者言：「此豪族之子，捨居家已，出家學道，修於梵行，得阿羅漢道，天眼第一，無有出者。然如來
亦說：『我弟子中天眼第一，所謂阿那律比丘是。』次第二比丘來入乞者，為識不乎？」
長者報言
：「我不識之。」
　　　（2）明頭陀第一，大迦葉尊者之來歷
其婦語言：「長者！頗聞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毘羅
，饒財多寶，不可稱計，有九百九十九頭耕牛田作？」
長者報言：「我躬自見此梵志身。」
其婦報言：「長者！頗聞彼梵志息
，名曰比波羅耶檀那
，身作金色，婦名婆陀
，女中殊勝者，設舉紫磨
金在前猶黑比白？」
長者報言：「我(647c)聞此梵志有子，名曰比波羅耶檀那，然復不見。」
其婦報言：「向者
，後來比丘即是。其身捨此玉女之寶，出家學道，今得阿羅漢，恒行頭陀，諸有頭陀之行具足法者，無有出尊迦葉上也。世尊亦說：『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陀行者，所謂大迦葉是。』今長者快得善利，乃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。
　　　（3）勸長者善自護口，莫誹謗賢聖之人
我觀此義已，故作是言：『善自護口，莫誹謗賢聖之人，言作幻化。』此釋迦弟子皆有神德，當說此語。」
　　4、大目犍連度化跋提長者，跋提終得法眼淨
　　　（1）大目犍連向跋提長者說：我今是人身，得解脫，可降伏魔，成就無上道
時，尊者大目揵
連著衣持鉢，飛騰虛空，詣長者家，破此鐵籠，落在虛空中，結跏趺坐。
是時，跋提長者見目犍＊2連在虛空中坐，便懷恐怖，而作是說：「汝是天耶？」
目連報言：「我非天也。」
長者問言：「汝是乾沓惒耶？」
目連報言：「我非乾沓惒。」
長者問言：「汝是鬼耶？」
目連報言：「我非鬼也。」
長者問言：「汝是羅剎噉人鬼
耶？」
目連報言：「我亦非羅剎噉人鬼也。」
是時，跋提長者便說此偈：
　　　　為天、乾沓惒，羅剎、鬼神耶？又言非是天，羅剎、鬼神者，
　　　　不似乾沓惒，方域
所遊行，汝今名何等？我今欲得知。
爾時，目連復以偈報曰：
　　　　非天、乾沓惒，非鬼、羅剎種；三世得解脫，今我是人身。
　　　　所可降伏魔，成於無上道；師名釋迦文，我名大目連。
　　　（2）大目犍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便向其說法施
是時，跋提長者語目連言：「比丘！何所教勅？」
目連報言：「我今欲與汝說法，善思念之。」
時，(648a)長者復作是念：此諸道士長夜著於飲食。然今欲論者，正當論飲食耳！若當從我索食者，我當言無也。然復作是念：我今少多聽此人所說。爾時，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便說此偈：
　　　　如來說二施，法施及財施；今當說法施，專心一意聽。
是時，長者聞當說法施，便懷歡喜，語目連言：「願時演說，聞當知之。」
　　　　A、明五大施（五戒），盡形壽當念修行
目連報言：「長者當知：如來說
五事大施，盡形壽當念修行。」
時，長者復作是念：目連向者欲說法施行，今復言有五大施。是時，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復告長者言：「如來說有二大施，所謂法施、財施。我今當說法施，不說財施。」
長者報言：「何者是五大施？」
目連報言：「一者不得殺生，此名為大施。長者！當盡形壽修行
之。二者不盜，名為大施，當盡形壽修行
。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當盡形壽而修行之。是謂，長者！有此五大施，當念修行。」
　　　　B、跋提長者聞此語已，歡喜能奉行此五施
是時，跋提長者聞此語已，極懷歡喜，而作是念：釋迦文佛所說甚妙。今所演說者
，乃不用寶物，如我今日不堪殺生，此可得奉行。又我家中饒財多寶，終不偷盜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，終不婬他
，是我之所行。又我不好妄語之人，何況自當妄語？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如
今日意不念酒，何況自嘗
？此亦是我之所行。是時，長者語目連言：「此五施者我能
奉行。」
　　　（3）長者躬自辦種種飲食給與目連
是時，長者心中作是念：我今可飯
此目連。長者仰頭語目連言：「(648b)可屈神
下顧
就此而坐。」
是時，目連尋聲下
坐。是時，跋提長者躬自辦種種飲食與目連。目連食訖，行淨水，長者作是念：可持一端[疊*毛]
奉上目連。

　　　（4）長者持白顝奉上目連
是時，入藏內而選取白[疊*毛]，欲取不好者，便得好者，尋復捨之，而更取[疊*毛]，又故爾好，捨之，復更取之。

是時，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，便說此偈：
　　　　施與心鬪諍，此福賢所棄；施時非鬪時，可時隨心施。
爾時，長者便作是念：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，便持白[疊*毛]奉上目連。

是時，目連即與呪願：
　　　　觀察施第一，知有賢聖人；施中最為上，良田生果實。
時，目連呪願已，受此白[疊*毛]，使長者受福無窮。
　　　（5）目連向長者說諸妙法論，長者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自受三歸、五戒
是時，長者便在一面坐，目連漸與說法妙論，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出要為樂。
諸佛世尊所說之法：苦、習
、盡、道。時，目連盡與說之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如極淨之衣易染為色。此跋提長者亦復如是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。以
得法、見法、無有狐疑，而受五戒，自歸佛、法、聖眾。時，目連以＊3見長者得法眼淨，便說此偈：
　　　　如來所說經，根原
悉備具；眼淨無瑕穢，無疑無猶豫。
是時，跋提長者白目連曰：「自今已後恒受我請，及四部眾，當供給衣被、飯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無所愛惜。」是時，目連與長者說法已，便從坐
起而去。
　（三）賓頭盧前往度化老母難陀，令持餅至佛所，如來為其說法，難陀即得法眼淨
餘大聲聞尊者大迦葉、尊者阿那律，語尊者賓頭盧言：「我等已度(648c)跋提長者，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難陀。」賓頭盧報曰：「此事大佳。」

　　1、賓頭盧欲向老母難陀乞食，母難陀吝惜不施，賓頭盧變現諸神通欲化母難陀
爾時，老母難陀躬作酥餅。爾時，尊者賓頭盧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羅閱城乞食，漸漸至老母難陀舍，從地中踊出，舒手持鉢，從老
母難陀乞食。
　　　（1）脫出雙眼
是時，老母見賓頭盧已，極懷瞋恚，並
作是惡言：「比丘當知：設汝眼脫者，我終不乞
汝食也！」是時，賓頭盧即入三昧，使雙眼脫出。
　　　（2）在空中倒懸
是時，母難陀倍復瞋恚，復作惡言：「正使沙門空中倒懸者，終不與汝食！」是時，尊者賓頭盧復以三昧力，在空中倒懸。
　　　（3）舉身出烟
時，母難陀倍復瞋恚而作惡言：「正使沙門舉身烟出者，我終不與汝食！」是時，賓頭盧復以三昧力舉身出烟。
　　　（4）使身體盡燃
是時，老母見已，倍復恚怒，而作是語：「正使沙門舉身燃者，我終不與汝食也！」是時，賓頭盧即以三昧，使身體盡燃。
　　　（5）舉身出水
老母見已，復作是語：「正使沙門舉身出水者，我終不與汝食也！」時，賓頭盧復以三昧力，便
舉身皆出水。
　　　（6）入滅盡三昧，無出入息，死在老母前
老母見已，復作是語：「正使沙門在我前死者，我
終不與汝食也！」是時，尊者賓頭盧即入滅盡三昧，無出入息，在老母前死。
　　　（7）賓頭盧死而復活，老母終與賓頭盧食
時，老母以不見出入息，即懷恐怖，衣毛皆竪，而作是語
：「此沙門釋種
子，多所識知
，國王所敬，設聞在我家死者，必遭官事，恐不免濟。」並作是語：「沙門還活者，我當與沙門食！」是時，賓頭盧即從三昧起。
時，母難陀復作是念：此餅極大，當更作小者與之。時，老母取少許麵作餅，餅遂長大。老母見已，復作是念：此餅極大，當更作小者。然餅遂大，當(649a)取先前作者持與之。便前取之，然復諸餅皆共相連。時，母難陀語賓頭盧曰：「比丘！須食者便自取，何故相嬈乃爾？」
賓頭盧報曰：「大姊當知：我不須食，但須母
欲有所說耳！」
　　2、賓頭盧者令母難陀，持此餅往詣世尊所，聽受世尊的教導
母難陀報曰：「比丘：何所戒
勅？」
賓頭盧曰：「老母今
當知：今
持此餅往詣世尊所，若世尊有所戒＊5勅者，我等當共奉行。」
老母報曰：「此事甚快。」
是時，老母躬負此餅從尊者賓頭盧後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爾時，賓頭盧白世尊曰：「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＊1，慳貪獨食不肯施人。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，使得開解！」
　　　（1）母難陀受佛教令，持餅飯佛及比丘僧乃至諸貧窮者；除世尊外，無能消此餅者
爾時，世尊告母難陀：「汝今持餅施與如來及與比丘僧。」
是時，母難陀即以奉上如來及餘比丘僧。故有遺餘餅在，母難陀白世尊言
：「故
有殘餅
。」
世尊曰
：「更飯佛、比丘僧。」
母難陀受佛教令，復持此餅飯佛及比丘僧，然後復
故有餅在。是時，世尊告母難陀：「汝今當持此餅與
比丘尼眾、優婆塞、優婆夷
眾。」
然故有餅在，世尊告曰：「可持此餅施與諸貧窮者。」
然故有餅在，世尊告曰：「可持此餅棄于淨地，若著極清
淨水中。所以然者，我終不見沙門、婆羅門、天及人民能消此餅，除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」
對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是時，母難陀即以此餅，捨著淨水中，即時火焰起。母難陀見已，尋懷恐懼，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　　　（2）世尊向母難陀說諸深法要後，難陀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，承事三尊，受持五戒
是時，世尊漸與說法，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漏為穢污，出家為要。爾時，世尊以＊3見母難陀心意開(649b)解，諸佛世尊常所說法：苦、習＊2、盡、道，爾時世尊盡與母難陀說之。

是時，老母
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猶如白[疊*毛]易染為色。此亦如是，時母難陀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彼以＊3得法、成法無有狐疑，已度猶豫，得無所畏，而承事三尊，受持五戒。爾時，世尊重與說法，使發歡喜。

爾時，難陀
白世尊曰：「自今已後，使四部之眾在我家取施，自今已去恒常
布施，修諸
功德，奉諸賢聖
。」即從坐＊4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　（四）優婆迦尼聞兄姊受如來法化，欣喜至佛所
是時，跋提長者及母難陀，有
弟名曰優婆迦尼，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，極相愛念。爾時，優婆迦尼長者經營田作，聞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。聞已
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七日之中不復睡眠，亦不飲食。是時，長者辦田作已，還詣羅閱城中道，復作是念：我今先至世尊所，然後到家。爾時，長者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長者白世尊曰：「我兄跋提及姊難陀，受如來法化乎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長者！今跋提、難陀以＊3見四諦，修諸善法。」
爾時，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：「我等居門極獲大利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長者！如汝所言，汝今父母極獲大利，種後世之福。」
爾時，世尊與長者說微妙之法，長者聞法已，即從坐＊4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，往詣王阿闍世所，在一面坐。

　　（五）因受阿闍世賜予飲食之故，優婆迦尼遣使者問佛，如何行持優婆塞戒
　　　（1）阿闍世王聞優婆迦的兄姊受世尊教化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予長者種種飲食
爾時，王問長者曰：「汝兄及姊受如來化耶？」
對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」
王聞此語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擊鍾
鳴鼓，告勅城內，自今已後，無令事佛之家有所貲輸，亦使事佛之(649c)人來迎去送。所以然者，此皆是我道法兄弟。」
爾時，王阿闍世出種種飲食持與長者，時長者便作是念：我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，為應食何等食？應飲何等漿？我今先往至世尊所，問此義
，然後當食。

　　　（2）優婆迦尼遣使者問佛有關優婆塞飲食及持戒之法
爾時，長者告左右一人曰：「汝往至世尊所，到已，頭面禮足，持我聲而白世尊云：『優婆迦尼
長者白世尊曰：夫賢者之法當持幾戒？又犯幾戒非清信士？當應食何等食？飲何等漿？』」
爾時，彼人受長者教往至世尊
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爾時，彼人持長者名，白世尊曰：「夫清信士之法應持幾戒？犯幾戒非優婆塞？又應食何等食？飲何等漿？」
　　　　A、世尊告曰：食有二種，當食「增益善法，損不善法」之食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當知食有二種：有可親近，有不可親近。云何為二？
若親近食時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損，此食不可親近；若得食時，善法增益，不善法損，此食可親近。
　　　　B、世尊告曰：漿亦有二事當食「增益善法，損不善法」之漿
漿亦有二事：若得漿時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損，此不可親近；若得漿時，不善法損，善法有益，此可親近。
　　　　C、世尊告曰：優婆塞當持五戒，
若犯一戒，命終生地獄中，反之，則生天上善處
夫清信士之法，限戒有五，其中能持一戒、二戒、三戒、四戒，乃至五戒，皆當持之。當再三問能持者使持之；若清信士犯一戒已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若復清信士奉持一戒，生善處天上，何況二、三、四、五？」是時，彼人從佛受教已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　　（六）佛教比丘授三皈五戒法
彼人去不遠，是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自今已後，聽授優婆塞五戒及三自歸。若比丘欲授清信士、女戒時，教使露臂
、叉手合掌，教稱姓名，歸佛、法、眾；再三教稱姓名，歸佛、法、(650a)眾；復更自稱：『我今已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。』
如釋迦文佛最初五百賈客受三自歸，盡形壽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欺、不飲酒。若持一戒，餘封四戒；若受二戒，餘封三戒；若受三戒，餘封二戒；若受四戒，餘封一戒；若受五戒，當具足持之。」
三、流通分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*第二經 (EĀ28：2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3，n.2：本經敍說 ── 雲、風塵、煙、阿須倫四重翳，能覆
日月光明；欲、瞋恚、愚癡、利養四結，覆蔽人心不得開解；當求方便，滅此四結。
《增支部》(A. 4. 50.Upakkilesa ◎隨煩惱)。
壹、序分
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※明四種翳、四種結
一、四種遮蔽令日月不得放光明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日月有四重
翳
，使不得放光明。何等為四？
一者雲也，二者風塵，三者煙，四者阿須倫
，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。是謂，比丘！日月有此四翳，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。
二、四種結覆蔽令人心不得開解
此亦如是，比丘！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。云何為四？
一者欲結，覆蔽人心不得開解。二者瞋恚，三者愚癡，四者利養，覆蔽人心不得開解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，當求方便，滅此四結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第三經 (EĀ28：3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3，n.4：本經敍說 —— 若起欲意、瞋恚、愚癡，不得善眠；
佛為手阿羅婆長者子說卑座、天座、梵座、佛座，如來以坐四神足座，快得善眠，
不起三毒，而般涅槃。《增支部》(A. 3. 34. Ālavaka ◎阿羅毗的〔王子〕)。
壹、序分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阿羅毗祠側
。爾時，極為盛寒，樹木凋落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說明有三毒之心則不得善眠
(一)手阿羅婆長者子問佛是否得安眠
　　爾時，手
阿羅婆長者子
出彼城中，在外經行，漸來至世尊所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彼長者子白世尊言：「不審
宿昔
之中得善眠乎？」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童子！快
善眠也。」
　　時，長者子白佛：「今盛寒日，萬物凋落，然復世尊坐用草蓐
，所著衣裳，極為單薄，云何世尊作是說：『我快得善眠』？」
(二)明有欲意、瞋恚、愚癡生起就不得善眠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童子！諦聽！我今還問汝，隨所報之。猶如長者家牢
治
屋舍，無有(650b)風塵
，然彼屋中有床蓐
、氍氀、毾譀
，事事俱具，有四玉女顏貌端正
，面如桃華
，世之希有，視無厭足。然好明燈，然
彼長者[怯
>快]得善眠乎？」
　　長者子報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好床臥，快得善眠。」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長者子！若彼人快得善眠，時有欲意起，緣此欲意不得眠乎？」
　　長者子對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彼人欲意起者，便不得眠也。」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彼欲意盛者，今如來永盡無餘，無復根本，更不復興。云何，長者子！設有瞋恚、愚癡心起者，豈得善眠乎？」

　　童子報言：「不得善眠也。所以然者，由有三毒心故。」
二、說明三毒心盡則得善眠
(一)釋四種之坐：卑坐、天坐、梵坐、佛坐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來今日無復此心，永盡無餘，亦無根本。童子當知：我今當說四種之坐
。云何為四？
有卑
坐*、有天坐*、有梵坐*、有佛坐*。
童子當知：
1.明轉輪聖王、釋提桓因、梵天王、四諦之坐
卑坐*者，是
轉輪聖王坐*也。天坐*者，釋提桓因坐也。梵坐*者，梵天王之坐也。佛坐*者，是四諦之坐也。
2.明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、向斯陀含、四意止之坐
卑坐*者，向須陀洹坐也。天坐*者，得須陀洹坐也。梵坐*者，向斯陀含坐也。佛坐*者，四意止之坐也。
3.明斯陀含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果、四等之坐
卑坐*者，得斯陀含之坐也。天坐*者，向阿那含之坐*也。梵坐*者，得阿那含果坐也。佛坐*者，四等
之坐也。
4.明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、四神足之坐
卑坐*者，欲界之坐也。天坐*者，色界之坐也。梵坐*者，無色界之坐也。佛坐*者，四神足之坐也。
(二)如來以四神足坐，不起淫、怒、癡快得善眠
　　「是故，童子！如來以坐四神足坐*，快得善眠，於中不起淫、怒、癡，以*不起此三毒之心，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是故，長者子！我觀此義已，是故
說如來快得善(650c)眠。」
三、世尊認同長者子之偈義
　　爾時，長者子便說此偈：
　　
「相見日極
久，梵志般涅槃；以逮如來力，明[眠>眼]取滅度。

　   卑坐*及天坐*，梵坐*及佛坐*；如來悉
分別，是故得善眠。

　   自歸人中尊，亦歸人中上；我今未能知，為依何等禪？」

　　長者子作是語已，世尊然可
之。是時，長者子便作是念：世尊以*然可，我極懷
歡喜，不能自勝
。卽從坐*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彼
童子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四經 (EĀ28：4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7，n.5：本經敍說 ——
 (一)鹿頭梵志擊髑髏，能辨男、女、病源、藥治、所生處，惟不能辨阿羅漢骨，遂從佛出家，旋證阿羅漢果。
(二)鹿頭向佛說四界義有八界，命終時四大各歸其本；佛開示無常與有常，不可並論，雖有八界，實為四界。
參閱《小部．長老偈經》(Thag. 181～182 偈註)。
壹、序分
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釋鹿頭梵志以擊髑髏，能辨男、女；病源；藥治；所生處，惟不能辨阿羅漢頭骨
　　爾時，世尊從靜室起下靈鷲山，及將
鹿頭梵志
，而漸遊行到大畏冢間。
(一) 男子因眾病聚集，命終生三惡趣
爾時，世尊取死人髑髏
授與梵志，作是說：「汝今，梵志！明於星宿，又兼醫藥能療治眾病，皆解諸趣，亦復能知人死因緣。我今問汝，此是何人髑髏？為是男耶？為是女乎？復由何病而取命終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卽取髑髏反覆觀察，又復以手而取擊之，白世尊曰：「此是男子髑髏，非女人也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此是男子，非女人也。」

　　世尊問曰：「由何命終？」

　　梵志復以手
捉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眾病集湊
，百節酸疼故致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當以何方治之？」

　　鹿頭梵志白佛言：「當取呵梨勒
果，并取蜜和之
，然後服之，此病得愈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言，設此人得此藥者，亦不命終。此人今日命終為生何處？」

　　時，梵志聞已，復捉髑髏擊之，(651a)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三惡趣，不生善處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生三惡趣，[生不>不生]善處。」
(二) 女人因產兒以致命終，因執取而投生於畜生中

　　是時，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此是何人？男耶？女耶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，女人身也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由何疹
病致此命終？」

　　是時，鹿頭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懷妊
故致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此女人者
，由何命終？」

　　梵志白佛：「此女人者，產月未滿，復以產兒故致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！如汝所言。又彼懷妊以何方治？」

　　梵志白佛：「如
此病者，當須好酥醍醐，服之則差
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言。今此女人以*取命終，為生何處？」

　　梵志白佛：「此女人以*取命終，生畜生中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！如汝所言。」
(三) 男子因飲食過差，又遇急性腹瀉命終，執著於水，生餓鬼中
　　是時，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者，男子之身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由何疹*病致此命終？」

　　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飲食過差
，又遇暴下
故致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此病以何方治？」

　　梵志白佛：「三日之中絕糧不食，便得除愈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終為生何處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餓鬼中。所以然者，意想著水故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
(四) 女人生產命終，持守禁戒，投生天上、人中
　　爾時，世尊復更捉一髑髏授
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者，女(651b)人之身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終由何疹
病？」

　　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
世尊言：「當產之時以取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云何當產之時以取命終？」

　　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身，氣力虛竭
，又復飢餓以致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此人命終為生何處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於人道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夫餓死之人欲生善處者，此事不然，生三惡趣者可有此理。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者，持戒完具
而取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彼女人身，持戒完具致此命終。所以然者，夫有男子、女人，禁戒完具者，設命終時，當墮二趣：若天上、人中。」
(五)男子為人所害以致命終，持守八關齋法，得生天上
　　爾時，世尊復捉一髑髏授與梵志，問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髏者，男子之身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者
。此人由何疹*病致此命終？」

　　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無病，為人所害故致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為人所害故致命終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此人命終為生何處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終生善處天上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汝所言，前論、後論而不相應。」

　　梵志白佛：「以何緣本而不相應？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諸有男女之類，為人所害而取命終
，盡生三惡趣，汝云何言生善處天上乎？」

　　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奉持五戒，兼行十善，故致命終生善處天上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(651c)所言，持戒之人無所觸犯，生善處天上。」

　　世尊復重告曰：「此人為持幾戒而取命終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專精一意無他異想，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持一戒
耶？非耶？二、三、四、五耶？非耶？然此人持八關齋法而取命終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八關齋而取命終。」
(六)鹿頭梵志無法測試阿羅漢髑髏，之後跟隨世尊修習梵行
1.明鹿頭梵志無法測試阿羅漢之髑髏
　　爾時，東方境界普香山南有優陀延比丘，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。爾時，世尊屈伸
臂頃，往取彼髑髏來授與梵志，問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　　是時，梵志復以手擊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觀此髑髏，元
本亦復非男，又復非女。所以然者，我觀此髑髏，亦不見生，亦不見斷，亦不見周旋
往來。所以然者，觀八方
上下，都無音嚮
。我今，世尊！未審此人是誰髑髏？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梵志！汝竟不識是誰髑髏？汝當知之，此髑髏者，無終、無始、亦無生死
，亦無八方、上下所可適處，此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，是阿羅漢之髑髏也。」
2. 世尊勸導鹿頭梵志修習梵行
　　爾時，梵志聞此語已，歎未曾有，卽白佛言：「我今觀此蟻子之蟲，所從來處，皆悉知之，鳥獸
音嚮*卽
能別知，此是雄，此是雌。然我觀此阿羅漢，永無所見，亦不見來處，亦不見去處，如來正法甚為奇特！所以然者，諸法之本出於如來神口，然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諸法之本出如來口，正使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，終不能知羅漢所趣。」

　　爾時，梵志頭面禮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能盡知九十六種道
所趣向者，(652a)皆悉知之；如來之法所趣向者，不能分別。唯願世尊得在道次
！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梵志！快修梵行，亦無有人知汝所趣向處。」
二、明修證之法 ── 界義雖有八種，實是四界
(一)尊者鹿頭修得阿羅漢之法 ── 四種界
　　爾時，梵志卽得出家學道，在閑靜之處，思惟道術。所謂
族姓子，剃除鬚髮，著三法衣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是時，梵志卽成阿羅漢。

　　爾時，尊者鹿頭白世尊言：「我今以知阿羅漢行所修之法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汝云何知阿羅漢之行？」

　　鹿頭白佛：「今有四種之界。云何為四？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。是謂，如來！有此四界。彼時人命終，地卽自屬地，水卽自屬水，火卽自屬火，風卽自屬風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今有幾界？」

　　鹿頭白佛：「其實四界，義有八界。」
(二)釋四界，義有八
1.說明四界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云何四界，義有八界？」

　　鹿頭白佛：「今有四界。云何四界？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是謂四界。
2.說明義有八
　　「彼云何義有八界？
(1)地界有二種
地界有二種，或內地、[成>或]外地。
A.明內
彼云何名為內地種？髮、毛、爪、齒、身體、皮膚、筋、骨、髓、腦、腸、胃、肝、膽、脾、腎，是謂名為內地種。
B.明外
云何為外地種？諸有堅牢者，此名為外地種。此名為二地種。
(2)水種有二
　　「彼云何為水種？水種有二，或內水種、或外水種。
A.明內
內水種者：唌
、唾、淚、尿
、血、髓，是謂名為內水種。
B.明外
諸外軟溺
物者，此名為外水種。是名
二水種。
(3)火種有二
　　「彼云何名為火種？然火種有二，或內火、或外火。
A.明內
彼云何名為內火？所食之物，皆悉消化無有遺餘，此名為內火。
B.明外
云何名為外火？諸外物熱盛物，此名為外火種。
(4)風種有二
　　「云何名為風種？又風種有二，或有內風、或有外風。
A.明內
所謂脣
內之風、眼(652b)風、頭風
、出息風、入息風，一切支節之間
風，此名為內風。
B.明外
彼云何名為外風？所謂輕飄動搖、速疾之物，此名為外風。
(5)小結：人若命終，四界各歸其本
是謂，世尊！有二種，其實有四，數有八。如是，世尊！我觀此義，人若命終時，四種各歸其本。」
(三)明四界不與常、無常相應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無常之法亦不與有常并
。所以然者，地種有二，或內、或外。爾時，內地種是無常法、變易之法；外地種者，恆住、不變易。是謂地有二種，不與有常、無常相應。
餘三大者亦復如是，不與有常、無常共
相應。是故，鹿頭！雖有八種，其實有四。如是，鹿頭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鹿頭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五經 (EĀ28：5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37，n.7：本經敍說 —— 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四大廣演之義，能簡別異方比丘之說，或非經本，或是義說，或戒行與味相應，或真是佛說。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。《增支部》(A. 4. 180. Mahāpadesa ◎大廣演)、《長部》(D.16.Ma-hāparinibbāna-suttanta《大般涅槃經》)、《長阿含》卷3 -卷4 (2經)《遊行經》(大正1，16b18-30b4) (佛光1，113)。
壹、序分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四大廣演之義：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四大廣演之義
。云何為四？所謂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，是謂為四。
二、別說
(一)初演大義之本：依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法共論
比丘當知：「若有比丘從東方來，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彼便作是語：『我能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』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，不應承受，不足篤信，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，案
法共論。

　　云何案法共論？
所謂案法論者，此四大廣演之論，是謂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，當向彼比丘說契經、布
現律、分別法。
◎正使說契經時，布現律、分別法時，若彼布現，所謂與契經相應，律、法相應者，便受持之。
◎設不與契經、律、阿毗曇相應者，當報彼人作是語：『卿
當知之：此非如來所說，然卿所說者，非正經之本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說契經、律、阿毗曇都不與相應。』以不相應，當問戒行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，(652c)當語彼人：『此非如來之藏也。』
卽當發遣
使去，此名初演大義之本。
(二)第二演大義之本：共相論議，視所說是否與義相應
　　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從南方來，而作是語
：『我能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』正使比丘有所說，不應承受，不足篤信，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
。正使
比
丘有所說不與義相應者，當發遣之。設與義相應者，當報彼人曰：『此是義說非正經本。』爾時，當取彼義勿受經本。所以然者，義者解經之源
，是謂第二演大義之本。
(三)第三演義：對方解味不解義，則以戒行問之
　　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從西方來，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當向彼比丘說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。然彼比丘正解味，不解義，當語彼比丘作是語：『我等不明此語，為是如來所說也
？為非也？』正使說契經、律、阿毗曇時，解味不解義
，雖聞彼比丘所說，亦不足譽善，亦不足言惡。復以戒行而問之，設與相應者念承受之。所以然者，戒行與味相應，義不可明故，是謂第三演義也。
(四)第四大廣演之說：與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相應者，便當問義
1.與四事相應則是如來所說；當恭敬法，有供養法者，則有佛乃至大威王出世
　　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從北方來，誦經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：『諸賢！有疑難者，便來問義，我
當與汝說之。』設彼比丘有所說者，不足承受，不足諷誦，然當向彼比丘問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，共
相應者，便當問義，若復與義相應，便當歎譽彼比丘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賢士！此真是如來所說
，義不錯亂，盡與契經、律、阿毗曇、戒共相應。』當以法供養得
彼比丘。所以然者，如來恭敬法故，其有供養
法者，則恭敬我已；其觀法者，則觀我已。有法則有我已，有法則有比丘僧，有法則(653a)有四部之眾，有法則有四姓在世。所以然者，由法在世，則賢劫中有大威
王出世。從是已來便有四姓在世。
2.若法在世，四姓乃至佛則存在於世間
◎若法在世
，便有四姓在世：剎利、婆羅門、工師、居士種。
◎若法在世者，便有轉輪聖王位不絕。
◎若法在世者，便有四天王種、兜術天、豔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便在於世。
◎若法在世者，便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在於世間。
◎若法在世者，便有
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辟支佛果、佛乘便現於世。
3.小結：當恭敬於法，隨時供養諸比丘
是故，比丘！當善恭敬於法。彼比丘隨時供養，給其所須，當語彼比丘作是語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今日所說者，真是如來所說。』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大廣演說之
義。
三、結：當持行此四事
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，勿有漏脫
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六經 (EĀ28：6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1，n.5：本經敍說 —— 

(一)波斯匿王興兵討賊畢，往詣如來，佛為說清旦早起、服油酥、服藥、家業娉娶四事，先苦而後樂。
(二)佛告諸比丘修習梵行、誦習經文、坐禪念定、數出入息四事，先苦而後樂，能獲沙門四果，當求方便，成就此先苦而後樂法。
壹、序分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    
一、釋四事先苦而後樂
(一)明大王有四事先苦而後樂
1.波斯匿王擒獲大賊後，前往探望世尊
　　爾時，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種兵
，乘寶羽
之車，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問大王曰：「大王！為從何來？又塵土坌
體，集四種兵，有何事緣？」

　　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今此國界有大賊起，昨夜半，興兵擒獲。然身體疲倦
欲還詣宮，然中道復作是念：我應先至如來所，然後入宮。以此事緣，寤寐不安；今以*壞賊功勞有在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故來
至拜跪覲省
，設我昨夜不即興兵者，則不獲賊。」
2.四事先苦而後樂：清晨早起；服用油酥；口服藥時；家有娉娶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王所說。王當知：此
有四事緣本，(653b)先苦而後樂。云何為四？清旦
早起先苦而後樂；設
服油酥先苦而後樂；若服藥時先苦而後樂；家業
娉
娶先苦而後樂。是謂，大王！有此四事緣本，先苦而後樂。」

　　爾時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世尊所說誠得其宜
，有此四事緣本，先苦而後樂。所以然者，如我今日觀此四事，如掌觀珠，皆是先苦而後樂
義
。」
　　爾時，世尊與波斯匿王說微妙之法，發歡喜心。王聞法已，白世尊言：「國事猥多
，欲還歸
所在。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宜
知是時。」
(二)明比丘有四事先苦而後樂
1.修習梵行；誦習經文；坐禪念定；數出入息，是謂比丘行此四事，先苦而後樂
　　時，波斯匿王卽從坐*起，頭面禮足，繞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　　王去未久，是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此四事緣本，先苦而
後樂。云何為四？
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；誦習經文先苦而後樂；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；數出入息先苦而後樂。是謂
，比丘！行此四事者，先苦而後樂也。
2.行此四法，得初禪至四禪之樂報
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後樂之法，必應沙門後得果報之樂。云何為四？
◎若有比丘勤於此法，無欲惡法，念持
喜安，遊心初禪，得
沙門之樂。
◎復次，有覺、有觀息，內有
喜心，專精一意，無覺、無觀，念持*喜安，遊於二禪，是謂得第二沙門之樂。
◎復次，無念遊心於護，恆自覺知，覺身有樂，諸賢聖所喜望
者，護念樂，遊心三禪，是謂獲第三沙門之樂。
◎復次，苦樂已盡，先無有憂慼之患，無苦無樂，護念清淨，遊心四禪。是謂有此四沙門之樂。
3.修此四法，得沙門初果至四果之樂報
◎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行此先苦後獲沙門四樂之報，斷三結網
，成須陀洹不退轉法，必至滅度。
◎復次，比丘！若斷
此三結，淫
、怒、(653c)癡薄，成斯陀含，來至此世，必盡苦際。
◎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斷五下分結
，成阿那含，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。

◎復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有漏盡，成無漏心解脫、智慧解脫，於現法中身作證而自遊戲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
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，後獲沙門四果之樂。
二、結：當成就此四事

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成此先苦而後樂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第七經 (EĀ28：7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4：本經敍說 —— 佛以四喻喻四沙門果：
(一)須陀洹如黃藍花朝取暮長；
(二)斯陀含如邠陀利花晨朝剖花，向暮萎死；
(三)阿那含柔軟；
(四)阿羅漢柔軟中柔軟。當求方便，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。
《增支部》(A. 4. 88. Saṃyojana ◎結)。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有四種沙門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之人出現於世。
云何為四？
有似黃藍花
沙門
；有似邠陀利
華沙門；有似柔軟
沙門；於柔軟中柔軟沙門
。
二、別說
(一)明似黃藍花沙門（須陀洹）

　　彼云何名為似黃藍花沙門？
或有一人，斷三結使，成須陀洹不退轉法，必至涅槃，極遲，經七死七生；或復家家
、一種
，猶如黃藍之花朝取暮長
。此比丘亦復如是，三結使盡，成須陀洹，不退轉法必至涅槃，極遲，至
七死七生，若求方便勇猛意者，家家、一種便成道跡，是謂名為黃藍花沙門。
(二)明邠陀利花沙門（斯陀含）

　　彼云何名為邠陀利*花沙門？
或有一人，三結使盡，淫、怒、癡薄，成斯陀含，來至此世盡於苦際。若小遲者，來至此世盡於苦際；若勇猛者，卽於此間盡於苦際，猶如邠陀利*花，晨朝剖花，向暮萎死，是謂邠陀利*花沙門。
(三)明柔軟沙門（阿那含）

　　彼云何柔軟沙門？
或有一人斷五下分結，成阿那含，卽於彼般涅槃，不來此世，是謂柔軟沙門。
(四)明柔軟中柔軟沙門（阿羅漢）

　　彼云何柔軟中柔軟沙門？
或有(654a)一人有漏盡，成無漏心解脫、智慧解脫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而自遊戲：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，如實知之。是謂柔軟中柔軟沙門。

三、結：當學習柔軟中作柔軟沙門
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人出現於世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　　　

(修陀、修摩均，賓頭盧
、翳、手，鹿頭、廣演義，後樂、柔軟經
。)

�（東晉…譯）十三字＝符秦建元年三藏曇摩難提譯【宋】【元】，＝符秦三藏曇摩難提譯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6d，n.23）


� 者＝今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）


�〔僧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2）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4，注4：「跋提：又作跋提梨迦(Bhaddiya)(巴)，譯為賢善、最勝，王舍城人。」


� 饒財：多財；資財富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577）


� 虎魄＝琥珀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3）


�〔中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4）


� 庭中＝中庭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5）


� ＊1：姊＝妹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6）


� 拔提＝跋提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7）


� 舒：伸；伸展；展開。…… 老舍 《趙子曰》第三：“ 李景純 慢慢的舒出三個手指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1085）


� 我＋（先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8）


� 道士＝道人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9）


� 狂＝誑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0）


� 婦：妻。《詩‧豳風‧東山》：“鸛鳴于垤，婦歎于室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380）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6，注2：「摩師山(Macchīkasaṇḍa)(巴)，城市名，離舍衛城三十由旬(一由旬約四十里)。」


� 取：取妻。後多作“娶”。《周易‧咸》：“咸，亨利貞，取女，吉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871）


� 口＝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1）


�〔國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2）


� 斛淨＝穀淨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3）


� 六變＝六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4）


� 遶〔ㄖㄠˇ〕：圍繞；環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1168）


�（諸）＋如來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5）


� 言＝曰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6）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7，注9：「迦毗羅(Kapila)(巴)，又作迦毗利、迦毗梨耶，譯為黃頭，大迦葉之父。」


� 息：兒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501）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7，注10：「比波羅耶檀那：又作畢鉢羅耶那，即大迦葉(Mahākassapa)(巴)，譯為大飲光。」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8，注1：「婆陀：又作拔陀迦毗羅(Bhaddākapilānī)(巴)、跋陀羅迦卑梨耶，譯為妙賢。」


� 紫磨：上等黃金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813）


� 向者：剛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36）


� ＊2：〔揵〕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7）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09，注4：「噉人鬼(pisāca)(巴)、(piśāca)(梵)，又作毗舍闍，譯為噉人精氣鬼。為東方持國天之眷屬，餓鬼中之勝者，此鬼食人之精氣及血肉。」


� 域＝城【宋】。（大正2，647d，n.18）


�〔說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）


�（而）＋修行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2）


� 修行＝而修行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3）


�〔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4）


� 婬他＝他婬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5）


� 如＋（我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6）


� 嘗＋（飲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7）


�（所）＋能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8）


� 飯：給飯吃，使吃飯。《史記‧淮陰侯列傳》：“有一母見 信 飢，飯 信 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499）


� 神：指知識淵博或技能超群的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855）


� 下顧：敬詞。稱客人來訪。《京本通俗小說‧錯斬崔寧》：“裏面有人應諾，出來相謁，便問：‘老兄下顧，有何見教？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306）


� 下＝來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9）


� [疊*毛]〔ㄉㄧㄝˊ〕：細毛布，細綿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2008）


�《佛光阿含藏•增一阿含經（二）》，頁713，注5：「『欲不淨想，出要為樂』，增一阿含地主品第一九五經(佛光一‧四五六)作：「欲為穢汙，漏不淨行，出家為要，獲清淨報。」


� ＊2：習＝集【元】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0）


� ＊3：以＝已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[＊11-1]以＝已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1）


� 根原＝根元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2）


� ＊4：坐＝座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3）


�〔老〕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4）


� 並＝而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5）


� 乞〔ㄑㄧˋ〕：給，給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760）


� 便＝使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6）


�〔我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7）


� 是語＝是說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8）


�〔種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19）


� 識知＝知識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8d，n.20）


�（老）＋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）


� ＊5：戒＝誡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2）


�〔今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3）


� 今＝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＊2-1]戒＝誡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[＊6-1]姊＝妹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4）


� 言＝曰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5）


� （今以飯比丘餘）＋故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6）


� 殘餅＝餅在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7）


� （告）＋曰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8）


� 〔復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9）


�（施）＋與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0）


� 優婆夷＝優婆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1）


�〔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＊11-2]以＝已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[＊10-1]習＝集【元】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2）


�〔老母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＊11-3]以＝已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3）


� 難陀＋（母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4）


� 常＝當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5）


� 諸＝行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6）


� 賢聖＝賢者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＊13-1]坐＝座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7）


�〔有〕－【宋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8）


� 已＝以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＊11-4]以＝已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[＊13-2]坐＝座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19）


�〔鍾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20）


� 此義＋（已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21）


� 優婆迦尼＝優波迦尼【宋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22）


� 世尊＝佛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23）


� 參見《大智度論》卷13〈序品1〉(大正25，158c22-29)


� 臂＝脚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，649d，n.24）


*編者：釋開能。範圍：《增壹阿含經》(東晉．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) 之卷20〈28 聲聞品〉(2-7經)；卷21〈29 苦樂品〉(1-10經) ；卷22〈30 須陀品〉(1-3經)。(EĀ28：2-7；EĀ29：1-10；EĀ30：1-3)。


�[1]～A. IV. 50. Upakkilesā.。(大正2，650d，n.1)


[2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2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0a8 -650a19)


� 重：9.量詞。種；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0）》，p. 372）


� 翳〔y ìㄧˋ〕：2.遮蔽；隱藏；隱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676）


�[1] [>阿須倫]～Rāhu Asurinda.。(大正2，650d，n.2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3，n.3：「阿須倫」，巴利本作：Rāhu-asurinda(阿修羅王羅睺)。


�[1] ～A. III. 34.。(大正2，650d，n.3)


[2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3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0a20 -650c11)


�[1] [>阿羅毘]～Ālavī.。(大正2，650d，n.4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3，n.5：「阿羅毗祠側」，巴利本作：Āḷaviyaṃ ····· Gomagge Siṃsapāvane(阿羅毗牛路之尸舍婆林)。


� 手～Hatthaka.。(大正2，650d，n.5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3，n.6：「手阿羅婆長者子」，巴利本作：Hatthako(訶哆〔王子〕)。


� 不審：2.不知。3.指不清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）》，p. 394） 


�[1]宿昔＝宿宵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6)


[2]宿昔：4.夜晚；夜裡。5.猶旦夕。比喻短時間之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1518）


� 快：9.善於，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435）


� 草蓐：1.草席；草墊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 365）


� 牢：2.借指居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240）


� 治：3.整治；整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1122）


� 風塵：1.被風揚起的塵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2）》，p. 520）


� 蓐〔rùㄖㄨˋ〕：1.能作褥子的草。2.草席、草墊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 501）


�[1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5，n.1：「氍氀覷譓」，巴利本作：goṇakatthato paṭikatthato paṭalikatthato kadalimiga-


pavarapaccattharaṇo sa-uttaracchado (敷有深毛之黑毛氈、敷有白色羊毛布、敷有花模樣之羊毛布、敷有羚鹿之最勝毛布，上面有天蓋。)「覷」，大正本作「毾」。


 [2]◎氍〔qúㄑㄩˊ〕：見“ 氍毹 ”。⊙氍毹〔yúㄩˊ〕：一種毛織或毛與其他材料混織的毯子。可用作地毯、壁毯、床毯、簾幕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020）。


◎氀〔lǘㄌㄩˊ〕：見「氀毼〔héㄏㄜˊ〕」。⊙氀毼：亦作“氀褐”。古代一種較粗的毛織物品。《後漢書‧烏桓傳》：“婦人能刺韋作文繡，織氀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016）。


◎毾〔tàㄊㄚˋ〕：毛織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015）。⊙譓〔ㄉㄥ〕：「譓」同「譀」，獸名。見「毾」。


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 2006）。


�[1]端政＝端正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7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5，n.2：「正」，麗本作「政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正」。


� 桃花：亦作 “桃華”。1.桃樹所開的花。2.形容女子容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4）》，p. 978）


�〔然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8)


� 怯：3.引申為顧慮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469）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5，n.5：「世尊告曰·····豈得善眠乎？」，巴利本(A. vol. 1, p. 137)作：「王子！彼長者


，或長者子，被從貪生起之苦惱逼迫，苦於入寐；貪，如來已斷，如根已截，如已弄成無基的多羅樹，不復更生，無生於來世，故我能安樂入寐。王子！此汝，如何思惟？彼長者，或長者子，從瞋生身或心之苦惱·····乃至·····從癡生身或心之苦惱，彼是被從癡生起之苦惱逼迫，苦於入寐。」


� 坐＝座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9)


� 卑：1.低。與高相對。2.低微；低賤。3.低下；淺陋。8.幼小；幼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）》，p. 868）


�《佛說方等般泥洹經》卷1〈3 四童品〉：「若如來般泥洹後，為法師比丘敷座，適敷當得十座功德。何等十？一者、尊者座。二者、轉輪聖王座。三者、釋座。四者、梵座。五者、第六天座。六者、法師比丘座。七者、在所座處當得法座。八者、菩薩大士詣佛樹下時，當得佛座。九者、得轉法輪度脫無數億天人，一切世界普聞音座。十者、作如是般泥洹時，天龍鬼神揵沓和等眷屬圍遶，然後得如來師子座。是為十。」(大正12，920a3-11)


� 是＝坐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0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5，n.7：「等」字之下，擬有一「心」字。


� 故＝以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1)


� 極：19.程度副詞。猶甚，最，很，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4）》，p. 1133） 


� 悉：1.盡、全。2.盡其所有。3.詳盡。4.知道，瞭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535）


� 然可：同意；應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169）


�〔懷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2)


� 勝1：1.能夠承受，禁得起。2.盡。勝2 ：2.勝過，超過。3.克制；制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334）


�〔彼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3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4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0c12 -652b12)


� 將：9.帶領；攜帶。33.介詞。共；與。37.連詞。又為 “與”、“和” 之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805）


� 梁．僧祐撰《釋迦譜》卷1：「分別等智恒不忘失，即鹿頭比丘。」(大正50，12a8)


� 髑〔dúㄉㄨˊ〕髏〔lóuㄌㄡˊ〕：1.頭骨。多指死人的頭骨。2.指死人的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2）》，p. 422）


�[1] (以)＋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4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29，n.1：麗本無「以」字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補上。


� 湊〔còuㄘㄡˋ〕：1.會合；聚集。2.指會聚之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1438）


�[1]呵梨勒果＝訶利勒菓【宋】【元】，＝訶利勒果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5)


[2]《一切經音義》卷70：「訶梨怛雞(舊言：『呵梨勒。』翻為：『天主持來此果。』堪為藥分功用極多，如此土人叅〔參〕石斛等也)。」(大正54，766a9)


�〔之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0d，n.16)


�[1]疹＝疾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1d，n.1)


[2]疹〔zhěnㄓㄣˇ〕：1.病名。表現為皮膚上發出紅色小點，形如粟米。疹子：麻疹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 306） 


� 懷妊：亦作 “懷任”。：2.懷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785）


�〔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2)


� 如＝原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3)


� 差：病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 973）


� 過差：過分；失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0）》，p. 954）


� 暴下：急性腹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821）


�〔授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4)


� 疹＝疾【元】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1d，n.5)


� 白＝曰【元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6)


�◎虛：1.空無所有。與 “實” 相對。2.罄盡；耗費。8.虛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 814）


竭〔jiéㄐㄧㄝˊ〕：3.窮盡。4.亡；失去。6.完全；全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 393）


◎罄盡：1.全盡無餘。2.竭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 1077）


� 完具：完整；完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1332）


�〔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7)


� 命終＋(者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8)


� 一戒＝戒一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9)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(p.111- p.113) ──


「五戒盡形壽，眾福之所歸。


上來所說的「五戒」，是優婆塞與優婆夷應持的淨戒。歸依時，自願說：『盡形壽歸依佛法僧』；所以五戒，也要「盡形壽」受持。歸依是志向三寶的信願，受五戒是歸向三寶的實行。歸依而不受持五戒，只可說假名優婆塞，假名優婆夷，實只是假名歸依而已。歸依時說：『從今日乃至命終，護生』，這就是誓願受戒。戒是本於慈悲的自通法，所以以不殺生──護生為本；不盜，不邪淫等，都是護生的分別說明。有人譯『護生』為『捨生』，更明顯的是舉五戒中不殺生戒為例（受戒時，不一定要說明一切戒條，受比丘戒也如此）。所以歸依後再受五戒，不過分別戒相而已。真誠的歸依三寶，是不會不受持五戒的。有信仰而無行為的改善，便是缺乏真實信仰的明證，算不得圓滿的優婆塞。然如來大慈，覺到在家士女的習染深重，一時不容易清淨的全部受持；如嚴格了，反而會不敢來親近三寶，所以又隨各人能持的多少，說有一分（持一戒的）優婆塞，少分（持二戒的）優婆塞，多分（持三戒四戒的）優婆塞，滿分（持五戒）優婆塞 ── 四類。所以在歸依三寶的在家弟子中，以能持五戒清淨的為上上。


受五戒而能持戒清淨的，那可說是「眾福之所歸」；如得了摩尼寶，一切珍寶都會來歸集一樣。由於持戒，現生不犯國法，受到社會的尊重，真是人天歡喜，天龍護持。邪惡的鬼神，退避都來不及，所以事事吉祥。持戒的，不作一切罪惡，心地清淨，報生人間天上；也可為定慧所依，引發出世功德。五戒的功德，實在說不盡！


加行日夜戒，隨順出離者。


淨戒的第二類，是八支齋戒，也叫近住戒。八支戒是：一、不殺生；二、不盜；三、不淫；四、不妄語；五、不飲酒。此五支，與五戒相同；但不淫戒，在受戒的期限內，就是夫婦的正淫，也絕對禁止，與出家人相同，所以但說不淫。六、不香華鬘嚴身，歌舞觀聽（或分為二支），是不得塗脂抹粉插花，及嚴麗貴重的首飾；歌舞是不能看不能聽的，當然自己也不可作。七、不得坐臥高廣嚴麗的床座。八、不得非時食，就是過午不食。後三戒，與出家人相同。八戒中的不非時食，名為齋。在家佛弟子，不能出家修行，而對於出家生活，卻非常欽慕。所以佛制八戒，為在家弟子的「加行」，一「日」一「夜」持「戒」。這是「隨順出離」行「者」──阿羅漢等，學習謹嚴淡泊的出家生活。受此戒的，近於僧伽或阿羅漢而住，所以叫近住戒。五戒是終身持的，但到底是在家的德行，所以短期來學習出家行，受此八戒。如再加受不捉持金銀戒，就是正式出家的沙彌戒了。」


� 屈申＝屈伸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10)


� 元＝原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11)


� 周旋：亦作 “周還”。1.運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293）


� 八方：1.四方和四隅。（《漢語大字典（2）》，p.1）⊙方位：方向位置。東、南、西、北為基本方位；東北、東南等為中間方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549）


�[1]音嚮＝音響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1d，n.12)


[2]音響：3.猶消息，蹤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2）》，p. 653）


� 生死＝死生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13)


� 鳥獸＝鳥狩【宋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14)


� 即＝則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1d，n.15)


�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(二)》p.131：


「佛陀出世前後出現於印度的九十五種外道。或作九十六種。


◎關於外道的總數，佛典中雖有2種、4種、6種、11種、20種、30種、100種等異說，但九十五種、 九十六種之說最為常用。


⊙主張九十五種者，如南本《涅槃經》卷10所云(大正12，668a)：「世尊常說一切外學九十五種，皆趣惡道，聲聞弟子皆向正路。」其他，如《大集月藏經》卷8、《千佛因緣經》、《占察經》卷上、《起信論》、《分別功德論》等也持此說。


⊙主張九十六種者，有舊譯《華嚴經》。如該經卷16云(大正9，504a)：「令一切眾生常樂如來正教之法，除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邪見。」此說亦見於其他經論，如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卷6、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3、《月燈三昧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卷22、《大毗婆沙論》卷4、《薩婆多論》卷5、《成實論》卷12等。


◎關於九十五種及九十六種的算法，古來有數說︰


1.六師外道(富蘭那迦葉、末伽梨拘賒梨子、刪闍夜毗羅胝子、阿耆多翅舍欽娑羅、迦羅鳩馱迦旃延、尼犍陀若提子)各有十五位弟子，總數為九十人，再加上六師，而成為九十六種。


2.僧佉、衛世、勒娑婆、若提子、自在、韋紐六師各有十五位弟子，加上六師，共有九十六種。唯根據《百論疏》所載，若提子是勒娑婆的弟子，因此若提子即列為師又列為弟子，重複計算二次，故總數實僅九十五種而已。


3.五大外道(數論、勝論、離繫、獸出、遍出)各有十八支派，總計九十種，加上根本的五派，則成九十五種。


◎又，關於九十五種與九十六種之間的關係，也有相當多異說。即︰


1.主張九十六皆外道。


2.主張九十六種中，有一種外道的教義接近佛教，稱作尼犍子外道(即耆那教)；除去此外道，乃成九       十五種。


3.主張九十六種中，有一種外道加入佛教，即犢子部，故除去這一種而成九十五種。


4.主張九十六種中，有一種是小乘教，其實不是外道，但為大乘所貶，若除去這一種，則成九十五種。


5.主張九十六種中，有一種是佛教；即︰外道九十五種，一種是內教。


      此外，就此外道之個別派名及其所倡學說，未見文獻記載。然其大略特徵，《法顯傳》嘗略加描述，◎其文云(大正51，861a)：「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，皆知今世後世，各有徒眾，亦皆乞食，但不持缽；      


亦復求福於路野側，立福德舍；屋宇、牀臥、飲食、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、來去客；但所期異耳。」


  ◎古來雖相傳有九十六種道經或九十五種道經，如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卷3之4云(大正46，243c)：「準九十六道經，彼經兩卷，一一釋出所計相貌。」《隋眾經目錄》中載云：「《九十五種道經》1卷、《九十五種道雜類神呪經》2卷。」《武周目錄》中，亦載有：「《九十五種道雜類神呪經》2卷。」唯其書今皆不存，且古人亦多視之為偽經者。」


� 次：2.順序，次序。11.指位次的等級，等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434）


� 所謂＝所以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)


� 唌＝涎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2)


� 尿＝溺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3)


� 軟溺＝軟弱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4)


�〔外水種是名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5)


� 脣〔chúnㄔㄨㄣˊ〕：“唇” 的古字。2.借稱物的邊或邊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280） 


� 頭風：1.頭痛。中醫學病症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2）》，p. 295）


� 之間＝間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6)


� 并〔bìngㄅㄧㄥˋ〕：1.合並；聚合。2.兼並；並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 80）⊙兼並：同時並列；兩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 153）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37，n.5：「內地種是無常法·····不與有常、無常相應」，謂一切色(身內、身外)包括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色，均是無常法及變易法。二種地(或內、或外)屬因緣所生法，緣起即無常、不斷，無常故不與有常相應；不斷故不與無常相應。


�〔共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7)


�[1]～A. IV. 180. Mahāpadesana.。(大正2，652d，n.8)


[2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5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2b13 -653a17)


�[1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37，n.8：「四大廣演之義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168)作 cattāro mahāpadesā(四大處)。


[2]參見印順法師著 ——


◎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616- p.620：「第三項．論議：


「十二分教」的最後，是「論議。」Upadeśa，音譯為優波提舍、鄔波第鑠等；義譯為說義、廣演、章句等，以「論議」為一般所通用。「論議」的古來解釋，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6（大正27，660b）說：「論議云何？謂諸經中，判決默說、大說等教。」「又，如佛一時略說經已，便入靜室，宴默多時。諸大聲聞共集一處，各以種種異文句義，解釋佛語。」《大毘婆沙論》有二解：一、「決判默說、大說等教」，文義不明。考《增壹阿含經》，有「四大廣演之義。」與此相當的《增支部》，名「大處」Mahāpadesana —— 摩訶波提舍。這是判決經典真偽的方法：如有人傳來佛說，不論是一寺的傳說，多人或某一大德的傳說，都不可輕率的否認或信受。應該集合大眾來「案法共論」，判決是佛說或非佛說，法說或非法說。《毘尼母經》作「大廣說」，並說：「此法，增一經中廣明。」漢、巴共傳的《增一經》，及《毘尼母經》的「大廣說」，就是摩訶優波提舍。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傳說，略有不同，如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卷6（大正23，598a）說：「何以故名摩訶鏂波提舍？答：大清白說。聖人聖人（第二聖人，似為衍文）所說，依法故，不違法相故，弟子無畏故，斷伏非法故，攝受正法故，名摩訶鏂波提舍。與此相違，名迦盧（黑）鏂波提舍。」


說一切有部，分白廣說、黑廣說，也見於《毘尼母經》：「薩婆多說曰：有四白廣說，有四黑廣說。以何義故名為廣說？以此經故，知此是佛語，此非佛語。」《顯宗論》也說：「內謂應如黑說、大說契經所顯，觀察防護。」這可見說一切有部的「優波提舍」，是判決大（白）說及黑說的。所以《大毘婆沙論》的「決判默說、大說等教」，「默說」顯然是「黑說」的訛寫。這是大眾集體的詳細論議，所


以稱為「廣說」——「論議。」·····」


◎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48- p.249：


「四阿含經，為一切部派所公認，極可能是七百結集時所完成的。那時，修多羅等九分教，都已


有了，所以有集九分教為四阿含的傳說。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——三部，早已集成《雜阿含》。以此原始的相應修多羅為本，再編入其他的各分教，分別編成《中》、《長》、《增一》——三部，成為四部阿含。以《雜阿含經》——「一切事相應契經」為本的意義，如「四大廣說」所說。當時，各方面提供的經法極多，有的說是「從佛」聽來的；有的說是從「眾僧」聽來的；有的說是從「多比丘」聽來的；有的說是從「一比丘」聽來的。從不同傳說而來的經法，要大眾共同來審核，不能輕率的採用或否認。審核的方法，是「依經、依律、依法」，就是「修多羅相應，不越毘尼，不違法相」的三大原則。依《長部》，只是「與修多羅相應，與毘尼相合。」這是以原始結集的經、律為準繩，來審核判決傳來的教法。「四大廣說」，在上座部Sthavira系的「摩得勒伽」（本母）中，是附於「七百結集」以後的，可論斷為七百結集時的結集方針。


「四部阿含」，代表部派未分以前的原始佛教，但現存的「四部阿含」，都已染上了部派佛教的色彩。在部派分化形成時，或是風格相同，思想相近，或是同一地區，內部都有教法傳出，經一部分僧伽所共同審定，而編入「阿含經」中。如漢譯的《雜阿含經》、《中阿含經》，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誦本。說一切有部的特殊教義，都可以從這二部中發見。而赤銅鍱部所傳的，與之相當的《相應部》、《中部》，就缺少符合說一切有部義的契經（當然，赤銅鍱部也有增多的）。這說明了部派的分立，也就是四阿含誦本內容的增損。雖然，說有了增損，但這是展轉傳來，代表多數人的意見，而不是憑個人臆造的。十八部派的分化完成，約在西元前100年前後。」


� 案：15.通 “按”。依據，按照。16.通 “按”。查考；考核。18.通 “按”。查辦；審理。⊙案法：1.謂執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4）》，p. 1006）


� 布：5.公布；宣布。6.陳述；表達；抒寫。7.披露；顯露；宣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674）


� 卿〔qīngㄑㄧㄥ〕：1.古代高級官員的名稱。3.古代對男子的敬稱。4.古代君對臣、長輩對晚輩的稱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 544）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佛法概論》p.238- p.241：「聞思修與慧 ——


「無漏慧的實證，必以聞、思、修三有漏慧為方便。如不聞、不思，即不能引發修慧，也即不能得無漏慧。《雜含》（卷30．843經）曾說四預流支：「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，法次法向。」這是從師而起聞、思、修三慧，才能證覺真理，得須陀洹 —— 預流果。這是修行的必然程序，不能躐等。然從師而起三慧的修學程序，可能發生流弊，所以釋尊又說四依：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」，作為修學的依準。


一、親近善知識，目的在聽聞佛法。但知識不一定是善的，知識的善與惡，不是容易判斷的。佛法流傳得那樣久，不免羼雜異說，或者傳聞失實，所以品德可尊的，也不能保證傳授的可信。善知識應該親近，而不足為佛法真偽的標準，這惟有「依法不依人。」依法考辨的方法，《增一含．聲聞品》，曾略示大綱：「便作是語：我能誦經，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，不應承受，不足篤信。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案法共論。·····與契經相應，律法相應者，便受持之。設不與契經、律、阿毘曇相應者，當報彼人作是語：卿當知之！此非如來所說。」考辨的方法，佛說為四類：


(一)教典與「契經、律、阿毘曇都不與相應，·····不與戒行相應，·····此非如來之藏」，即否認它是佛法。


(二)如教典不合，而照他的解說，都是「與義相應」的。這應該說：「此是義說，非正經本。爾時，


當取彼義，勿受經本。」這是雖非佛說而合於佛法的，可以採取它的義理。


(三)如不能確定「為是如來所說也，為非也」，而傳說者又是「解味不解義」的，那應該「以戒行而問之。」如合於戒行，還是可以採取的。


(四)如合於教典，合於義理的，「此真是如來所說，義不錯亂」，應該信受奉行。這即是以佛語具三相來考辨。釋尊或專約教典，說「以經為量。」或專約法義，說「三法印。」或專約戒行，說「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。」這依法不依人，是佛法慧命所寄，是古代佛法的考證法。在依師修學時，這是唯一可靠的標準。我們要修學佛法，不能為宗派所縛，口傳所限，邪師所害，應積極發揮依法不依人的精神，辨別是佛說與非佛說，以佛說的正經為宗，以學者的義說為參考，才能引生正確的聞慧。


二、從師多聞正法，要從語言文字中，體會語文的實義。如果重文輕義，執文害義，也是錯誤的，所以「依義不依語。」·····


三、義理有隨真理法相說，有曲就有情根性說，這即是了義與不了義，勝義說與世俗說。如不能分別，以隨機的方便說，作為思考的標準，就不免顛倒。所以說：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」·····


四、法次法向是修慧。依取相分別的妄識而修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得解脫，不能引發無漏正智，所以說「依智不依識。」·····這對於正法的修學者，是應該怎樣的重視釋尊的指示！」


� 發遣：1.打發，使離去。5.處理；安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 540）


� 語＝說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9)


� 論議＝論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0)


� 正使：1.縱使；即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320）


� (彼)＋比丘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1)


� 源＝原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2)


� 也＝耶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3)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59- p.60：


「論究原始佛教的集成次第，應注意上面三點；此外，還有與「根本佛教」有關的問題。佛陀只是說法，沒有著述；當時也沒有結集。所以佛陀時代的「根本佛教」，也還要在原始佛教聖典中去發見。古代的宗教，或者哲學，從開始到大成，在文句方面，每是由簡短而長廣的。在義理方面，每是由含渾而到明顯，由疏略而到精密，由片段而到系統化。這就是「由渾而劃，由微而著」的當然歷程。佛教聖典的最初誦出、結集，是簡短的；聖典也是由簡短而漸長廣的。然從佛法來說，卻不一定如此。如《雜阿含經》卷15（大正2，104b）說：「世尊告諸比丘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
這可說簡短極了！然佛說法時，那會這樣的簡略？這樣說，聽眾怎麼能了解！這是為了容易憶持，而在聽者心中，精簡為這樣的文句。在傳授時，附以義理的解說。所以古代展轉傳授，就有「解味（文）不解義」的。這可見佛法本有解說，而在佛法宏傳的初階段，反而因精簡而短化了。結集以後，有專業持誦的長老，附有「義說」的，又形成定形文句而傳誦出來。如初轉法輪，《雜阿含經》但說「此苦」、「此苦集」等；而與之相當的《相應部》，四諦的內容，就有簡明的解說了。在聖典上，有「本」然後有「說」，義釋是後出的。但在佛法中，有「本」一定有「說」，義釋不一定是後起的。」


� 義我＝我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4)


� (設與經經律阿毘曇戒)＋共相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5)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23- p.24：


「『四大廣說』，在上座部系經律中，是四處來的傳說，依經、依律；或依經、依律、依法來審定。大眾部所傳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所說的，雖也說到東南西北傳來，而重在「契經、律、阿毘曇、戒」—— 四者。對於共同論究審定，也說得極明確：「當取彼比丘（所說），而共論議，案法共論。」案法共論，審定取去的準繩是：大分為二類：「與契經相應，律、法相應者，便受持之。設不與契經、律、阿毘曇相應者，當報彼人作是語：卿當知之，此非如來所說；然卿所說者，非正經之本。」這一分別，與上座部的經律所說，是一樣的。次約四方傳來作分別的說明，不與經律相應的，分為三類：


一、不與戒行相應的，這是「非如來之藏」，應捨去。


二、不與義相應的，應捨去；與義相應的，「當取彼義，勿受經本。」


三、是否與義相應，不能明了，那就以戒行來決定。如與戒行相應，是可以承受的。


此外第四是：與經、律、阿毘曇、戒行相應，與義也相應的，便讚歎為「真是如來所說。」


對於新傳來的經律，《增壹阿含經》所說，不拘於固有的經、律、阿毘曇 ——三藏（文句），而重視義理，尤其重視戒行，也就是重視法與律的實質。」


�[1]得＝待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6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39，n.8：「待」，麗本作「得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待」。


� 供養＝恭敬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2d，n.17)


� 大威＝大盛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)


� 在世＋(者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2)


�〔便有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3)


�〔說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4)


� 漏脫：1.遺漏；脫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108）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6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3a18 -653c10)


�《雜阿含》卷16(407經)：「有一士夫出王舍城，於拘絺羅池側正坐，思惟世間思惟。當思惟時，見四種軍 —— 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無量無數，皆悉入於一藕孔中。」(大正2，108c28 -109a26)


�[1]寶羽＝羽寶【宋】，＝羽葆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5)


[2]羽：2.五色羽毛。多用來裝飾樂器木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 635）


� 坌〔bènㄅㄣˋ〕：1.塵埃。2.謂塵埃飛揚。5.聚集；積聚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 1055）


� 惓＝倦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6)


� (詣)＋來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7)


�◎覲〔jìnㄐㄧㄣˋ〕：1.諸侯秋季朝見天子。2.泛稱朝見帝王。3.會見；拜見。覲省：謂探望雙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0）》，p. 352）


◎省：4.探望；問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1169）


� 此＝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8)


� 清旦：清晨。5 1293


� 設：2.施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1）》，p. 80）


� 家業：1.猶家產。4.家庭生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1457）  


� 娉〔pìnㄆㄧㄣˋ〕：1.古代婚禮，男方遣媒向女方問名求婚謂之娉。今通作 “聘”。2.引申為嫁娶，婚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4）》，p. 361）


� 宜：3.合適；適當；適宜。適當的地位。7.應當；應該。9.猶大概；似乎；恐怕。表示不十分肯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1373）


� 後樂＋(也)【宋】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9)


� (唯願世尊與諸比丘說此緣本先苦而後樂)＋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0)


� 猥多：眾多；繁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36）


�〔歸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1)


� 宜：3.合適；適當；適宜。4.引申使合宜；使合適。5.正當的道理；適宜的事情或辦法；適當的地位。7.應當；應該。8.猶當然；無怪。表示事情本當如此。9.猶大概；似乎；恐怕。表示不十分肯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1373）


� (而)＋後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2)


� 謂＝諸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3)


� 持＝得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3d，n.14)


� (是謂初)＋得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5)


�〔有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6)


� 喜望＝悕望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7)


� 結網＝內結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8)


� (永)＋斷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19)


� [婬>淫]＝媱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20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3：五下分結(pañc' orambhāgiyāni)(巴)，又作五順下分結，乃欲界有情之煩惱，即有身見、疑、戒禁取、欲貪、瞋恚。巴利本(D. vol. 1, p. 156)作：「比丘斷滅五下分結，成化生者，於其處入涅槃，成為不還來此世界者。」


�[1]～A. IV. 88. Saññojana.。(大正2，653d，n.21)


[2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7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3c11 -654a7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5：「有四種之人出現於世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88)作：Cattāro 'me·····puggalā santo saṃvijjamānā lokasmiṃ.(有四補特伽羅存在於世)。


�[1]黃藍花～Macala.。(大正2，653d，n.22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6：「似黃藍花沙門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88)作 samaṇamacalo(不動沙門)。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786- p.788：


「阿閦菩薩發成佛的大願時，是比丘，並誓願「世世出家。」在阿閦佛的淨土中，《不動如來會》說：「在家者少，出家者多」；這是推重出家的淨土。阿彌陀佛的本生，法藏Dharmākara是一位出家的沙門（或作比丘）。在三輩往生中，第一（上）輩是：「去家，捨妻子，斷愛欲行作沙門。」不能出家作沙門的，是中輩與下輩。阿彌陀佛淨土的尊重出家者，與阿閦淨土是一致的。這與《般若經》的推重出家，希願出家，沒有什麼不同。初期大乘的初階段，如般若、彌陀、阿閦淨土法門，如解說為從聲聞出家中發展出來，應該是可以成立的。·····


《般舟三昧經》，《阿閦佛國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，《小品般若經》的古譯，與支讖、支謙有關。古譯所說的沙門，決沒有專指出家菩薩的意思。沙門śramaṇa，本是一般出家者的通稱；比丘bhikṣu也是一般的乞化者，佛教採用了印度當時的名稱。佛教的出家者，最初只是比丘；比丘與沙門，可以互相通用，沒有什麼區別。後來出家的佛弟子，分化為五眾，這才沙門是出家眾的通稱，比丘僅是五眾中的一類。但比丘仍為佛教僧團的核心、領導者，為出家者的代表，所以沙門與比丘，還是可以通用的。律藏雖少用沙門一詞（不是不用），而經藏卻每以沙門為通稱。如《增壹阿含經》說「四類沙門。」；《長阿含經》《沙門果經》，說「四沙門果」，「四種沙門」，八眾中立「沙門眾。」初期大乘經出於重法的系統，所以沙門與比丘通用。所以，以沙門為不屬傳統佛教的出家者，不過是想像的虛構而已！」


�[1]邠陀利＝分陀利【元】【明】＊～Puṇḍarīka.。(大正2，653d，n.23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7：「似邠陀利華沙門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88)作 samaṇapuṇḍarīko(白蓮沙門)。「邠」，元、明二本均作「分」。


�[1]柔軟～Sukhumāla.。(大正2，653d，n.24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8：「似柔軟沙門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88)作 samaṇapadumo(紅蓮沙門)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9：「於柔軟中柔軟沙門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88)作 samaṇesu samaṇasu-


khumālo (於沙門中柔軟沙門)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10：家家(kolaṅkola)(巴)，受生處不一，謂此人於欲界九品思惑中，若斷三四品，或於天中三二家受生，或於人中三二家受生，方得證第二斯陀含果。參閱《增支部》(A. vol. 3, p. 235)、《中阿含經》卷30(127經)《福田經》〈1 大品〉(大正1，616 a7-616 a25) (佛光2，1020)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5，n.11：一種(ekabījin)(巴)，不還向之人，已斷七品乃至八品之惑，唯因有第九品


之惑被間隔而不能住果，稱為一間或一種。參閱《增支部》(A. vol. 3, p. 235)、《中阿含經》卷30(127


經)《福田經》〈1 大品〉(大正1，616 a7-616 a25) (佛光2，1020)。


� 待查。


� 至＝經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3d，n.25)


� 塵＝盧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4d，n.1)


� 經＝音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4d，n.2)


�[1]《修陀經》 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2(1經)〈30 須陀品〉(大正2，659a6 -659b28)。


《修摩均經》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2(2經)〈30 須陀品〉(大正2，659b29 -659c29)。


《賓頭盧經》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2(3經)〈30 須陀品〉(大正2，660a1 -665b10)。


《翳經》   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2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0a8 -650a19)。


《手經》   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3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0a20 -650c11)。


《鹿頭經》 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4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0c12 -652b12)。


《廣演義經》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5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2b13 -653a17)。


《後樂經》 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6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3a18 -653c10)。


《柔軟經》 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(7經)〈28 聲聞品〉(大正2，653c11 -654a7)。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7，n.2：


「修陀．修摩均，·····柔軟經」，依「錄偈」勘對經文，「修陀．修摩均」是〈須陀品〉的(262、263、


264)經；「賓頭盧．翳．手，鹿頭．廣演義，後樂．柔軟經」是〈聲聞品〉的(245、246、247、248、


249、250、251經)。「盧」，麗本作「塵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盧」。「經」，宋、元、明三


本均作「音」。


[3]參見印順法師著 ——


◎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758- p.760：


「《增壹阿含經》各品，有的有「錄偈」（結集文），有的遺忘了。依僅存的「錄偈」，而為經典自身的研究，就發現多少不合。也可以證明：曇摩難提的誦出，是有遺忘與次第倒亂的。例如·····又如〈聲聞品〉第28，7經，有「錄偈」說：「修陀修摩均，賓頭盧翳手，鹿頭廣演義，後樂柔軟經。」「賓頭盧」以下，是〈聲聞品〉的7經；「修陀修摩均」一句，卻沒有著落。然〈須陀品〉第30，只有3經，這3經就是「修（須）陀須摩均。」可見〈須陀品〉的別立，是不對的；應提前到〈聲聞品〉以上，合為一品，10經。從部分的「錄偈」去研究，可見曇摩難提的誦出，是多有遺忘錯失的！·····」


◎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277- p.279：


「《增一阿含經》，是由曇摩難提誦出而翻譯的。譯經當時的釋道安，在《增壹阿含經》序中說：「41卷，分為上下部。上部26卷，全無遺忘；下部15卷，失其錄偈。·····合上下部，472經。」（大正2，594a）依安公說，似乎全部完整的誦出，只是下部（以全經51卷來說，下部約為後18卷）沒有「錄偈」而已。但現在所見到的，沒有所說那樣的完整。前32卷、38品中，有12品沒有「錄偈」，這能說「全無遺忘」嗎？反而與下部相當的14品中，卻有5品是有「錄偈」的。經文的錄偈不全，也就是誦出者對經文次第的記憶不全，經文就有顛倒錯亂的可能。依經中的「錄偈」，可以指出次第錯亂的，有：


一、（卷7）〈一入道品〉第12與〈利養品〉第13間的錯亂：·····


二、〈安般品〉第17，〈慚愧品〉第18，〈勸請品〉第19 —— 三品間的倒亂：·····


三、〈聲聞品〉第28，與〈須陀品〉第30間的倒亂：〈聲聞品〉末「錄偈」說：「修陀、須摩均，賓頭、塵翳、手，鹿頭、廣演義，後樂、柔軟經。」（大正2，654a）「賓頭·····柔軟」，是〈聲聞品〉全品7經；「修陀、須摩均」，是〈修陀品〉全品3經。依「錄偈」次第，〈修陀品〉應在〈聲聞品〉前，而且只是一品（10經）。依上來三偈，可見在一法、三法、四法中，有「錄偈」也還是有倒亂的。」





PAGE  
2

